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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美学
典范

楷书 《宋·王安石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
因成小诗》 刘小龙

刘小龙：中 国 书
协楷书委员会委
员 ，甘 肃 省 书 协
楷书委员会副秘
书长。

韶山秀拔江清写，气象还能出搢绅。
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
邮签忽报旌麾入，斋合遥瞻组绶新。
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写了一篇 《我写贵州山水》 发表在
《新民晚报》 上，上海的一位读者给我发
来一条微信说：

“看完你写的这篇，我一定要再去一
次贵州。”

这位读者是个身居要职的女干部，接
着她又意犹未尽地补充了一句：

“叶老师写的不仅是贵州，也是自己
的青春呐。”

我久久地凝视着微信，觉得一下子被
她的这句话打动了。我一边发微信向她道
谢，一边加了六个字：你真的很敏感。心里
说，她岂止是敏感，看文章的眼光还十分犀
利。很少有读者从我写的小散文中读出我
的内心。她回了微信解释：“我妈妈也是
知青，到大兴安岭。她也常常说起那里的
树木森林、蓝天白云，我觉得应该是一样
的道理，她在说她的16岁。”

哇，原来是这样！她是从我写贵州山
水的文字中，读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曾经
度过的青春岁月的感情，对青年时代生活
过的土地的感情。

似乎是一晃眼的工夫，我和贵州结缘
整整 55 年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真是
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

2024 年春节初四那天，砂锅寨的杨
村长邀请我去他家里过年。他说，叶老师
这些年，年年都回贵州来，但大都是夏天
来的，冬天从来没有回过砂锅寨。冬天好
玩呐，一是农闲时节，二是外出打工的年
轻人都回来了，你和他们都可以摆摆龙门
阵，听听他们讲打工生活的辛酸、打工的
不易。

我让孩子开车，在年初四送我去了小
杨家。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当知青 10年 7
个月的村子。

1969年 4月 3日的傍晚，在一帮老乡
大人娃娃的簇拥下，住进茅草房的情形，
仍历历在目。1979年 10月 31日，我办理
了所有的户口迁移手续，把关系转到贵州
省作家协会，告别砂锅寨，走上门前坝小
山冈，转身凝望这个村落的情形，时常涌
上我的心头。

转瞬之间，竟然整整 55 年过去了。
小杨村长的父亲，当年也曾是我教过的学
生，在他家火炉边坐定下来，不一会儿就
围起了团团一屋子的人，年长的农民讲故
事，讲我们几个男女青年在砂锅寨生活、
劳动的细节；年轻些的农民就讲他们今天
的故事——外出打工时难忘的经历、回到
山乡的感慨。镇上正在春节休假的干部闻
讯来了，当年和我一起在耕读小学教书的
石老师也从砂锅寨下边的大坡脚上来了。
石老师今年 90 岁了，我们挤在一个小办
公室里教书时有好些共同语言。但他现在
已是高龄老人，我事前给小杨打招呼，不
要让他走这么长的山路过来了。但是小杨
说，我不跟他说，事后他一定会发脾气，
训斥我。不要紧的，我们有年轻人陪着
他，并且把他安全送回家中。

于是，吃过晚饭又接着摆龙门阵，一
直聊到了 10 点后，想到要回省城贵阳，
还有 1个多钟头，我才和砂锅寨的老少乡
亲依依惜别。这天夜里，回到我的住地，
已经过了12点。

平时到了这个点，我已经睡熟了。但
是年初四这天夜里，我睡不着。砂锅寨的
10年 7个月插队落户生涯，只是我与贵州
结缘的 55 年来的五分之一，也只占了我
实际在贵州生活 20 余年中的一半。但是
这第一阶段的 10 年 7 个月，让我真正懂
得了山乡里的农民，懂得了农村，懂得了
栖息在这块山地上人们的生活，他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打发着
人间的白天和黑夜。

正是在砂锅寨的劳动、体验、思考和
写作，使我在这块土地上成了作家，调进
了作家协会工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还当上了文学刊物 《山花》 主编。这一段
人生又让我认识了省城的社会，在人大代
表团里，在当选为青联副主席的十多年
中，我又认识和接触了各界人士，和他们
交朋友、谈家事，并且借着慰问、采访的
机会，几乎走遍了贵州全省的山山水水。

直至 1990 年夏日我调回上海，这一
阶段可以视作我和贵州亲密接触的日日夜

夜，我已习惯了贵州的冬夏春秋，无论是
湿冷的冬天，还是温暖的春日，我都觉得
生活得安逸自在。

1990 年 初 秋 ， 由 于 我 母 亲 患 白 内
障，术后效果不好，双目几近失明，贵州
领导批准了我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自那
时到 2013 年，可以说是我的贵州情的第
二阶段。那些年里，我一直记得贵州有位
老领导说的话：“回到上海，你的生活一
定更加安定了，但你要记住，工作的同
时，仍然要继续写作，作家是靠作品说话
的。”

虽然我对上海新的工作有个适应的过
程，但在上班之余，我仍坚持把在贵州开
了头的 《孽债》 写完了，并且陆续完成了
其他长篇小说，如 《华都》《上海日记》
《缠溪之恋》 和 《问世间情》 等作品。在
这些作品中，只要写到农村，都会有贵州
元素。我在写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乡
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相比较。都市生活自然
以上海为主，而农村呢，总是会和西南山
乡有关，和贵州有关。

还有一件趣事，由于上海作家协会机
关在市中心的一幢名为“爱神花园”的别墅
楼里，较为好找，经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贵
州老乡来找我。门房的一位老同志，也是
农场退休的一个干部给我开玩笑道：“要
不，我们在作家协会牌子旁边，加一块

‘贵州第二办事处’的牌子吧。叶老师，
来找你的贵州人太多了。”

2013 年末、2014 年初，我从行政岗
位上退了下来，空闲的时间多了，几乎年
年夏天，我都回贵州度过。一来是参加省
里的文学、文化活动；二来爽爽的贵阳能
使我静下心来，写作一些新的作品。远的
不说，仅 2019 年以来，我就写出了长篇
小说 《九大寨》《晚秋情事》《魂殇》《婚
殇》《恋殇》。这几部书，几乎每一部都是
在上海写出了开头部分，遂而到贵州完成
的。当然，也有在贵州开了头，后来在上
海完成的。

也是在这十几年中，我有意识地走遍
了贵州的 9 个市州。记得 66 岁那年，《人

民日报》 邀我写一篇新年展望的文章，我
写了：66 岁，走过了贵州省的 66 个县。
到 今 年 为 止 ， 这 数 字 已 经 增 加 到 了 79
个。需要说明的是，我讲的到过这个县，
指的是在这个县里住定下来，采访过和参
观过的县(市、区)，如果仅仅是路过，88
个县(市、区)我早到过了。

我的身份是小说家。2019 年，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长篇小说 《蹉跎岁月》
被评为“新中国 70 年 70 部典藏”；2021
年，长篇小说三部曲 《巨澜》 被评为中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 百 年 百 部 红 旗
谱”，誉为红色经典。

实事求是地说，这两部作品的创作，
都和贵州有关系。《蹉跎岁月》 不用说
了，那是根据我在贵州山乡插队落户 10
年 7 个月的生活体验写出来的。《巨澜》
三部曲，其知名度不如 《蹉跎岁月》 和
《孽债》。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也曾出版过 6个版本。每一次再版，无论
封面怎么换，内容简介或是提要中，都会
重复出版时的这句话：……小说紧扣时代
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

55 年过去了，人生不可能有第二个
55 年。近些年来，我来到贵州，目睹了
山乡里的巨变，目睹了贵州苗族、布依
族、侗族、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的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由衷地为包括砂锅
寨在内的乡村巨变而喜悦和高兴。亲眼看
着砂锅寨近年来在宅基地上新建的三层
楼、四层楼，甚至五层楼的房子，走进院
坝，遇到当年一起在田坝山坡上劳动的老
人含饴弄孙、享受晚年的画面，我几次都
在心里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有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的变化，都是真的，故而有感而发，我写
下了共计有 200多篇和山乡有关的风情散
文、民族散文、人文散文、山水散文，出
版的散文集也有好几本了。我相信，这些
印成书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是有
意义、有价值的。只因这些文字里饱含着
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贵州情。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55年的贵州情

叶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名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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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心上哲庄

■ 刘靖林

知道赫章县哲庄坝这个地名的时
候，我还幼不谙事。家住七星关区的
一个偏僻乡村。20世纪 60年代中到 70
年代初，我们那个公社来了一批又一
批的知识青年，有的被安排到学校当
老师。这些老师会给我们讲故事，有
时会讲到红军的故事。余秋里将军曾
在哲庄坝负伤断臂的故事，我就是从
这些老师讲的课里听到的。

哲庄坝这个地名被我牢牢地记在
心里了。

对哲庄上心了，就开始追根究底
地关注哲庄的事。知道它与云南的镇
雄县毗邻，这是后来从毕节的党史书
籍上得知的，因为这里是乌蒙山回旋
战中著名的哲庄坝战役的发生地，因
此自然而然要进入党史。而且这里还
出了个响当当的人物席大明，席大明
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我到哲庄，那已是多年后的事。
确切地说，是 2021 年 5月 21 日，当时
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已被贵州省人民
政府列为全省 50 个红色文化旅游景区
和国防教育基地之一，席大明烈士故
居已被赫章县县委、县政府挂牌作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年我兼任单位的党总支书记，
带领几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活动的内容就是纪念革命先
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到哲庄那天天气晴好，贵州
高 原 西 部 的 赫 章 县 ， 春 天 来 得 要 晚
些，正是草长莺飞时节，沿途可见盛
开的山花，鸟儿们也欢快地鸣叫着。
照说是个踏春的好时令，然而走在这
片有着厚重红色历史的土地上，我的
心情却有些许沉沉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我庄严地举起右手，带领党员们
重温入党誓词。站在这纪念碑前，站
在 这 革 命 先 烈 们 抛 洒 过 热 血 的 土 地
上，誓词的每一个字，感觉都有着特
别的分量。

在默哀三分钟的庄重氛围里，我
似乎看到了 1936 年 3 月，红军队伍在
弥漫着硝烟的羊肠小道上行进；看到
在号称天险的广德关上，贺龙元帅把
玩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与萧克将军
胸有成竹地指挥着战斗——似乎印证
着“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古诗
词；看到在红军埋伏圈里的万耀煌部
队在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里如热
锅里的蚂蚁般晕头转向、丢盔卸甲的
狼狈；看到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
军团的旗帜在山峰上高高飘扬……

作为乌蒙山回旋战的关键一役，
哲庄坝战斗歼敌 2 个团，俘敌 200 余
人，缴获轻重机枪 30 余挺、步枪 300
余支、辎重 300多挑。打灭了敌人的嚣
张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在哲庄听到的红军故事中，四名不
知名的小红军的故事让我想了很多。
倘若生在和平年代，他们的年龄正是上
中学甚至只是初中，还是衣食住行都还
被父母担心着的时候，还是会给父母撒
娇的年龄。而处于那个事关民族危亡
的年代，他们本该背书包的肩膀却背上
了可能比他们还高的枪。他们本该是
听到大声鞭炮响都会害怕的孩子，却要
勇敢地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他们挑
扁担都会磨出血的稚嫩的臂膀却要担
起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千钧重任！

无奈包谷林里的破窝棚，遮住了
雨，却挡不了风。孙大娘一家的悉心
保 护 ， 怎 能 对 付 得 了 敌 人 的 凶 残 屠
刀？他们鲜血染红了还山村土地。

他们牺牲了，没有留下姓名，更
不知家乡何处？他们牺牲了，带着战
友和哲庄人的哀思！

还山村据说原名环山村，是什么
原因要改作“还山”的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想，还就是回，回归之意，冥
冥中是不是有这样一层含义，愿小红
军烈士们魂归故里，泉下安息。

如果他们魂归故里，愿他们沿着
来时的路。看看如今四通八达的康庄
大道，乘坐穿梭如龙的高铁动车，感
受自在遨游的航空飞行……

愿他们泉下有知，他们的鲜血没
有白流，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国
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景。

如他们所愿，如今这片土地，连片
的鲜花热烈开放，“四在农家·美丽乡
村”示范点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顺
应农民求富、求学、求乐、求美的新期
待，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乡风
好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绘制。

这片土地上，人民没有忘记他们，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正在建设，长征的故事
在到处传颂，长征的精神将代代传承！

青山处处埋忠骨，祖国 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辽阔大地，到处都是他们的
家乡。

安葬小红军烈士的地方，坟茔并不
起眼。刀光剑影的岁月已经远去，这里
清静且安宁。甚至可以感觉到，在这
里，低飞的鸟在悄悄地耳语；撒野的风，
都不敢放肆地吹。似乎有个声音在说，
小声些，小声些，让他们好好地休息！

至今，哲庄坝依然是一谈红色历
史就会让我想起的地方。还想去哲庄
坝，拜谒那里的长征文化公园，再看
看那片红色的土地。

■ 李慧

李清照，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成
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格调，而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化扬眉吐气的
厚度。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
诗句，金石般坚硬，但这远不是她的全部，她可以悲壮、豪迈，但也
可以婉约、深情，我们来欣赏她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的《声声慢》是美学上的极品，连用叠字而气韵流动顿

挫凄绝，字字如泪。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
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著
名学者王国维评价李煜“后主之词以血书者也”。我觉得李清照后
期之作，是字字血泪,力透纸背。飘零之苦、身世之悲、丧夫之痛、亡
国之恨，种种情感交织，她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么长的叠字9句，令后世
多少词家为之倾倒。胡适先生评价“一连用七组叠词，这在填词方
面极为罕见”。这些叠词不仅富有音乐美，还极具感染力。欧阳修
写“庭院深深深几许”，连用三个“深”已经被赞美得不得了，李清照
也曾经讲过，庭院深深深几许用得非常好。

李清照是山东人，有一种北方人的直率，而后南渡，跨在两个
文化当中，既保留了北方文化的好处，同时又吸收了南方文化的好
处。她吸收了江南文化中的委婉，转到一种慢，一种堆叠，一直到
今天，我们听说的北曲和南曲，在个性上是有区别的。北方的秦
腔、河南梆子节奏都是快的，而绍兴戏或弹词都是软的、慢的、环绕
的，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美学。

在杭州祭祀花神的庙宇当中，有一副长联，跟李清照的词很
像，上联是“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下联是“风风雨雨,年年暮暮
朝朝”。全部是叠字句。我当时看了一会儿就想，到处都是好诗。
所以诗不见得到书里去读，它就在文化里，就在生活里。江南民间
拜花神的庙里的对联是讲花神的情感，是非常南方的情感，是一种
寻找，一种徘徊，一种彷徨，一种缠绵、一种眷恋。至于“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威戚”，是讲国破家亡,丈夫去世之后，一个孤独女性心情
上的茫然感。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有点要暖了，可是天气有时候又会
冷，大概在清明前后,“三杯两盏淡酒”,既然很难入睡，干脆喝两杯
酒，也许会睡得好些，“怎敌他晚来风急”，本来想睡了，可是忽然风
又刮起来。风一刮，所有的树都在呼叫，声音那么凄厉，更睡不着
了。“怎敌他”,完全白话，很像无曲的句子,“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
相识”,古代常常以大雁的北飞或南飞为书信传递的象征，《诗经》里
就有这类的表达，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就有“鸿雁长飞光不
度”,也是讲鸿雁作为书信的代表，雁过是书信走了，也是人走了，这
个雁以前来过，是曾经认识的，可是现在走了。她非常孤独，带着
生命里所有的繁华和幸福都已过去的感伤。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那些落英堆得满满
的一地，女性常常会认为花被摘是被一个男子摘，好像花开是为
了一个觉得值得的对象，它的意义在这里。“守着窗儿，独自怎
生得黑 ！”就是一个这么黑暗的感觉，一个人在屋里灯也没打
开，就在那里喝酒。这个情景，拿过来就是现代诗，和我们今天
的新诗没有差别，所以李清照非常了不起。她几乎在晚年已经把
文法跟现代的语言连接在一起，胡适称赞她是白话词的巨匠。

“梧枫更兼细雨”，这里又是李后主的典故！这梧桐，来自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这样的状
况，这样的情景，怎一个愁字了得。

在古典诗词中，“愁”有多种表达。李白在《秋浦歌》里写
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是形容愁的长度。秦观在
《千秋岁》里写道“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这是形容愁的面
积。李清照在《武陵春·春晚》写道“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这是形容愁的重量。李清照在《一剪梅》还写道:“花自飘零水
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
头。”这是形容愁的速度，但最有特色的还是她的“怎一个愁字了
得”，这很像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把所有的愁都概括了，不是具体的愁了，是一种伤心
之后的魂断迷醉，是一种生命的超脱，是“天上人间”的升华。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条小河的绝唱

■ 李门

一次平凡的旅行中，我有幸邂逅了一
条不凡的小河。

那是一个盛夏的晌午，信步于小七孔
景区沟壑之间的我，突见一汪狂流从地底
喷薄而出，顷刻铺展出一条二三十米宽的
小河。那山洪般奔腾直下的气势，那巨雷
般訇然激荡的水声，让人目眩神摇。

路旁的石碑告诉我：它叫“响水河”，
来自远方那座名为“龟背山”内的阴河
——哦，身世不凡！

被大山与阴冷压抑了千百亿年的一道
暗流，而今终于冲出重围，一跃而嬗变为
阳河，遽然现身于阳光世界，这本身就是
一个奇迹。来一次毫无拘束的狂欢，也是
一道不错的风景。但它只汹涌了数十米，
初始的狂涛烈浪，被散布于河间的石头、
小树与草丛逐一分割，被三五个弯道连番
隔阻，河床渐宽，水势渐缓，露出了些许
闲适与柔情。

平静是短暂的。一条来自大山内核、穿
峡越谷而下的小河，注定不会甘于波澜老成。

行约十数步，一道风景线迎面扑来
——我的视觉被一片白色占满，被一片白
色弥漫，仿若一卷偌大的白锦从高空抖落
下来，将视野所及的一长段峡谷全部铺
满，那一汪雪白的浪花之上，全是跌水的
世界：水，或如一根白线从尖石之顶坠
下，拨动出丝弦样的颤音；水，或如两条
银丝于斜石之边倾落，敲击出古筝般的脆
响；水，或从几眼小石孔内喷射而出，形
成众龙吐珠奇观；水，或沿着一道石缝攲
斜而下，将一丛红花初绽的小草轻摇……

跌水、滴水各露奇姿，水花、浪花一
片灿烂！

一位红衣女子，面对那片白色，拍照
的手机一直那么高高地举起，忘了按键，
忘了自我，似被眼前的景色惊呆。许久，
许久，在身边同伴的小声提醒下，方恍然
大悟，让指头在手机上一连啪、啪、啪地
按了好几下。

哇！噢！啊……如织人流中，不时传
来这样的惊叹声。

极目眺望，七八个形态迥异、气势非
凡的瀑布，一鼓作气地闪进我的眼底——

那是一道温情脉脉的瀑布，徐徐铺展
而来，缓缓沿崖而下，一帘宽宽的薄纱，
如丝，如绸，如缎，轻落于水潭之中央，
微光闪烁万千点，静流如鳞无波澜。

那是一道由若干粗长水柱和白练组成
的强力瀑布，气势磅礴地悬挂于崖岩之上，
在坠入潭中的那一刻，似多个重物同时击
水，波涛翻卷，激浪横流，参差雪柱潭中立。

那是一道暴风骤雨似的刚烈瀑布，它
从一面陡坡汹涌而来，咆哮着飞崖而下，
坠入潭间那一排狼牙状乱石丛中，嚓嚓嚓
巨响声里，水被“狼牙”们顷刻吞食得所

剩无几，唯“牙”隙内渗出的少许余液，
在潭面形成一点点细浪微波。

…………
宽瀑、窄瀑连接成串，大潭、小潭毗

邻相伴！它们时而露出小溪的静穆与素
雅，时而显出大河的浩荡与气派。

大自然的瀑布杰作们，就这样一幅接着
一幅地抖落在人们的面前。它们具有尼亚
加拉瀑布的大气，伊瓜苏瀑布的壮阔，维多
利亚瀑布的磅礴，黄果树瀑布的雄伟，萨瑟
兰瀑布的小巧精致……全世界最著名的瀑
布们，全都集中微缩在这儿、展示在这儿了！

好几处河岸，好几个景点，人们争先
恐后留影。红男绿女，银须墨发，排起了
长长的队列……还有几人，手拿一副望远
镜，正在仔细微观某个水花、水波或水
浪，如此专注，如此聚精会神。

此时此刻，幻梦中的我，想到了什么
呢？哦，纺织机！雕刻机！

响水河的水，是一部神奇的纺织机：
白色的、银色的，粗、细、窄、宽的“布
料”，从机口永不停歇地吐出，在长约两千
米、宽约二三十米的一条小河上，铺织成六
十八处巧夺天工、无一雷同的瀑布和跌水。
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不足三十米，而那铺
撒出的每一处风景，却无一不是梦幻之作。

响水河的水，是一部万能的雕刻机：
它雕刻着河中的石头、小树和芳草，也雕
刻着自己。在它各式各样的雕刻声中，将
一条小河琢磨出五彩缤纷。叮咚！叮咚！
叮咚……无尽的岁月中，水在冥顽地雕琢，
不舍昼夜；哗哗！哗哗！哗哗……水在使劲
地琢磨，决心将溪中原物勾勒出千姿百态；
潺潺！潺潺！潺潺……水在耐心地打磨，誓
将每件作品变极品，不达目的誓不休！

多少万年过去了，终于创作出这么多
的空洞与怪石，以及那一处处叹为观止的
瀑布、迭水与奇景……置身其中，人的灵
魂自然融入。心，亦随景而叹、随景而
颤，此外的一切欲念、执念，全都消逝了。

响水河的水，的确与众不同。特别是
它的水声，多变、多彩、多风韵。从溪口
至溪尾，水声伴我一路行。如鼓点，嘭嘭
作响；如雷鸣，轰然怒吼；如浅唱，余韵
缭绕。它时而叮咚惋叹，让人心境愉悦；
它时而澹澹低吟，一丝乡愁悄然来袭；它
时而大声咆哮，如电流触身战栗……水
声，就这么响啊，响啊，响一路大美，响
一路风月，响一路多情乐章。

行 程 两 千 米 ， 匆 匆 汇 入 了 “ 打 狗
河”——一条名字怪异、全长 125 公里的
河流。响水河，打狗河的一条小支流，一
条如此短促的小河，它那一路的绝唱，却
让人神魂颠倒、经久难忘。

我的心，已被此声此景占满。不可用
言语诉说，不能用诗句描画，只能在心的
深处会意、颔首、叹绝。啊，响水河，一
条大自然献给人类的梦幻之河！


